
  
    
      
    
  


《夏洛的伤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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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洛的男朋友

落轩指着我的鼻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：“喂，你怎么会叫夏洛，你真是蜘蛛吗？”

我狠狠地给了他一个白眼，骄傲的下巴仰得高高的，冷“哼”了一声就走进教室。这个男生自从在新生报道的时候，就一直盯着我的脸看，还大惊小怪地跟旁边的一个恐龙妹说：她的眼睛是淡紫色的，再多上四条腿，根本就是只混血蜘蛛。啊，这种无聊的人。

我随便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定，一抬头，竟然看见了一脸痞痞的左一蒙。

曾经，我们是有过誓言的，我说：“假如你能考上S高中，我就做你女朋友。”S高中是市里最好的高中，以他的成绩如果能考上的话，母猪也会爬树了。我说完那句话后，就决绝地转身，留下一地的轻蔑。

可是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，笑得坦然。我知道，这个左一蒙已经不是原来的左一蒙了。

“愿赌服输。”我把手伸给他，懒懒地眯着眼睛，到像在做一笔冰冷的交易：“我是你女朋友了，恭喜你。”

“夏洛，我喜欢你，但是我不会要你施舍的感情。”左一蒙看着我青葱的指尖。

我竟然有点无措，只是愣愣地看着他的脸。空气有点尴尬地喘息着。

“哎呀，左一蒙，你怎么会考这种学校，真是没想到。我曾经以为如果你能考到S高中，那连母猪也会爬树了。”那个讨厌的叫落轩的家伙惊喜地冲过来，左一蒙很重很重地怔了一下：“落轩？”

“对啊，你认识她？”落轩又用他有着尖锐指甲的食指指我的鼻子：“你和她是同学吗？”

左一蒙的眼神交错复杂，看了看我，又看看落轩。

我从鼻子里哼出声音来。

“我以为只有猪才会哼哼，没想到蜘蛛也会。”落轩冲我伸了伸舌头。我毫不示弱地瞪过去，这个垃圾。

左一蒙忽然拉了我已经垂落的手，些许的粗鲁捏得我的手指有微微地疼痛。他说：“落轩，我介绍一下，夏洛是我的女朋友。”

我想我看错了，因为落轩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的，竟然是疼痛。他似乎也迷茫了一下，然后大梦初醒般地笑，垂下的眼睑掩饰了谁也看不懂的慌乱。

我耸耸肩膀，无所谓地挑眉，算是接受，可是左一蒙却依然将我的手握得死紧，手心的潮湿，逼得我发笑。我说：“别像个毛头小子一样，拜托。”左一蒙，那么痞的一个男生竟然尴尬得不行，红色蔓延到耳根。

左一蒙，你这个奇怪的家伙，你还是抢了我施舍的感情。

夏洛的网

十二岁的时候，有一个瘦小的男孩子在纷扬的杨花中给我讲故事。他的声音脆脆的，像是玻璃珠子滚落了一地：春末的时候，一只有见识的老山羊给小猪威伯带来了死亡的噩耗。圣诞节就要到了，农场的人准备杀掉它做成火腿和腌肉。威伯很伤心，它跑去和好朋友蜘蛛夏洛哭诉，他不想死，它想快乐地活下去和朋友们相亲相爱地活下去。

蜘蛛夏洛轻轻地对他说：你不会死。

于是，它不停地在猪圈上织网，网上用人类的文字写上：“神奇的猪”“了不起的猪”。

然后，他就不再讲下去了，任凭我将他细弱的胳膊摇晃在空气里问：“后来呢？后来呢？”他像小大人一定拍拍我的头：“等你长大了，我再给你讲。”

这就是丁水和他带给我全部的希望——一张夏洛的网。

在我的记忆里丁水永远都是那样小小的个子，细细的胳膊，明亮的眼神，温和的微笑。他不像院子里的臭猴一样把鼻涕抹得满脸都是，也不像小名一样动不动就揪我的小鞭子，他总是那么安静，安静得不像一个小孩。他拧我的鼻子，喜欢牵着我的手去老院子后面的小山上采蒲公英，风吹来的时候，那毛毛的东西一下子就飞了。我不要它飞，我是采来送给丁水的，于是把它捂在手里，可是碎了，碎得飞都飞不起来，我急得大哭。丁水轻拧我的鼻子说：“夏洛，你不要哭，我讨厌麻烦的女生。”我就用手捂住嘴巴，没有声音，可是还有眼泪流出来。丁水用他白白的衬衫给我擦眼泪，身后传来很大的起哄声：哎呀，丁水爱夏洛，丁水爱夏洛，丁水爱夏洛。

我看着丁水，我想什么是爱，是不是就一辈子想跟他在一起呢？

我问：“丁水，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吗？”

“好，我要和夏洛一辈子在一起。”丁水说得郑重，我就信了。如果连小孩子都不相信誓言，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信念可以支持漫长的人生？

可是不久，丁水就走了。

这说起来未免太俗气。男人和女人吵架，摔东西，翻旧帐，弄得鸡飞狗跳，最后终于扯到离婚。这就是最好的结果了吧，可是，我和丁水呢？丁水晚上来找我，手上的血迹还没干，他收拾碎掉的杯子割破了手指，没有人管他，爸爸妈妈的眼中除了空气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，我只是哭，丁水却笑了，他说：“夏洛，我讨厌爱哭的女生。”我就紧屏了嘴巴，眼前模糊了丁水干净的脸。我想，我的丁水，她没有了我，要怎么过呢？他要去哪呢？我忽然感到恐惧。

丁水没有预兆地拉了我的手，我小小的胸脯撞进他的怀里，然后他的嘴唇就落下来。十二岁的我第一次被丁水的亲吻，他明亮的眼睛就在我眼前，我像在梦里一样，来不及细想，就已经结束。丁水说：“夏洛，我们会在一起的，我会回来找你。”

“假如你忘记我了或者认不出我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电视上演的，妈妈把小孩子丢掉的时候都会在胳膊上咬一个牙印，然后无论多少年，变成什么样子都可以找到。”

我毅然地把小萝卜一样的胳膊伸过去，闭上眼睛：“咬吧，咬吧，你一定要记得我。”那种疼痛一直从胳膊上传到心里，我咬着唇没哭，我不要丁水忘记我。

后来的后来说起来未免更俗气。丁水没有来找我，我的初恋就这样OVER，我知道了丁水没有给我讲完的故事，可是我装做不知道，因为他说过，等我长大了，他就给我讲。我想，Qī.shū.ωǎng.也许我们哪一天忽然在街上遇见，他忘却了我曾经青涩的脸，却记得我手臂上的伤疤。我会用最纯美的微笑迎着他明亮的眼睛告诉他：丁水，你还欠我一张夏洛的网。

可是这一切还要多久呢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有申请了一个博客：夏洛和丁水的记忆蝴蝶，记录我的丁水的点点滴滴。我，只剩下记忆了。

夏洛的绝望

我总是习惯在天高云淡的秋日，扭头看窗外，叶子一片一片地飞舞，就像纷飞的眼泪一点一点地流下来。直觉告诉自己，这样的季节似乎发生过什么事，很重要，可是忘记了。我坚信，忘记也许是最好的归宿吧。

\奇\左一蒙说：夏洛，你太自信，有时候这也是不对的。

\书\我只是笑，斜着眼睛看他，笑容懒懒。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事情在百年之后就烟消云散，不再有人惦记，也不会再有对错。

可是我和左一蒙之间的微妙感觉已经等不到百年以后的淡却。他的眼神不再那么狂野炙烈，只是暗下去，仿佛躲在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落，静静地偷窥我愈来愈乱的安静。那种感觉很郁闷，我只好臭了一张脸给他，整个人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，连自己都觉得可笑。他也不在意，两个人在班上像对峙一样地生存着。

那天放学，左一蒙被我们亲爱的英语老师罚抄写单词。我挑着精致的眉尖，嘴角那种幸灾乐祸的笑很欠揍地晃过他的眼前，然后忍着爆笑的冲动离开。天色暗下来，这个城市开始沉睡，霓虹在眼前闪烁起来，掩饰住了星星的光芒。我的心就这么被黑暗同化，一时间心情糟糕得要命。

在熟悉的街角，风把叶子吹得哗啦哗啦响，似乎就是那么不情愿地抓着枝头，不愿意，不愿意离开。我忽然很想哭，可是在爆发的上一秒，却硬生生地憋了回去。

“夏洛！”背后有个熟悉的声音响起来。

一瞬间，我有着晃如隔世的错觉，有谁在我的背后这样亲热地叫过我的名字？我扭头，是那个讨厌的男生落轩。他穿着洁白的衬衫，在黑色里显得愈加地纯白干净，他的眼睛里有星星点点的光，那么明亮温暖。看吧，人对人的印象只是会随着地点和心情的变化而变化。他说：“你可真是个黑寡妇蜘蛛啊。”“怎么说？”“这种蜘蛛最终会咬自己的伴侣一口，把它变成一种高蛋白的罐头，然后一口一口得吃掉。我们可怜的左一孟，现在就被你无情地遗弃，看来被吃的下场不远了。”

这个家伙实在是个好玩的家伙。我弯起来嘴角，眼睛也弯起来，这样心就柔软起来。落轩刚才嘻嘻哈哈的样子忽然就不见，他愣愣地看着我精致的眉眼，许久问：“我见过你吗？”我摇头：“先生，你不觉得用这种方式在街上和美女搭讪很老土吗？”我们对视几秒钟，赶后同时笑开来。

落轩停下笑来接着说：“真的，我真的感觉好象见过你。”

我点点头：“那后来呢？”

“后来就忘记了。”落轩挑了挑眉毛：“这种答案让你很绝望吧？”

我忽然就感到很绝望。

夏洛的谎言

假如我和左一蒙在一起就像是一条直线，好象时刻地在一起，其实没有任何的交集。那落轩的加入算什么？可是这一切却和谐了起来，就像数学上的三角理论，这是最稳定的关系。

原来落轩是个如此好玩的人，他的搞笑工夫很厉害，连我们最严厉的英语老师都没有办法，课上课下被他逗得哈哈大笑。豆豆偷偷地传过来一张纸条：这个男生一开始看，没有一样是好的，可是仔细一看，没有一个地方不好。我弯起嘴角，写上：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是豆豆毕竟是个老实孩子，真的写上：对的，我好喜欢他哦。这次我像被将了一军，尴尬地坐在那里，真正地尴尬，这是我不想了解的事，可是偏偏了解。豆豆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要怎么办？

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，我和落轩，怎么可能？

不知道什么时候英语老师厚重的大眼睛后面，那眼神像捉住了小鸡的老鹰，她走到我面前拿走我手里的纸条的时候，我才恍然大悟地回过神来。我看看豆豆，豆豆大大的眼睛都是惊恐，我弯起来嘴角冲她微笑，我想告诉她：没有关系，你不会有事的。就像那只对小猪许下诺言的蜘蛛夏洛。

“这是谁写的？”老师的眉毛皱起来。

我的眼角撇到左一蒙和落轩的疑惑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的男朋友和朋友，这将是一场风暴。我低下头，不让她看见我的眼：“是我写的。”

“你喜欢落轩？”

这话一说出口，班里有了不大不小的骚动。拜左一蒙做赐，我已经是一颗被贴上一蒙标签的罐头。我看见左一蒙的手纂成了硬硬的拳头，青色的筋爆出来。我说：“是的，我喜欢落轩。”

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我知道自己应该承受怎样的后果。在学校后面的小河边，座一蒙心疼地把我网怀里搂：“你个傻瓜，为什么要承认呢？明明是豆豆的错。”“是我的错，你自私了。”我说着，眼睛却瞄着坐在一边的落轩，他安静地看着远方，那种表情让我不安。“是的，我自私，除非哪天我不喜欢你了，我就不再自私了。”左一蒙恶狠狠地看着我，分明有难过。我耸耸肩膀，很无所谓的样子。左一蒙气得转身就走。哎，做我的男朋友，你道行太浅了。我从来都是个连自己都琢磨不透的姑娘。

夏洛，你太坏了。

“臭丫头，你太坏了，你竟然说那样的谎话。”落轩喃喃地说，像在自言自语般。

“给你添麻烦了。”我说的时候，笑得没心没肺。

“你明明知道，我宁愿这是桩真正的麻烦。”落轩站起来看着我，他的眼神很明亮，像小时候的丁水，嘴角是坚定的弧度，逼得我要躲闪。哦，不要认真，不要认真，这个傻瓜。

我决定继续装傻：“对不起，我保证以后不会有这种事的发生了。”

“你说谎。”天，他有点咬牙切齿了。

“我以后不会再说谎了。”我挑起来眉尖：“豆豆其实很不错哦。”

“管好你自己吧。半年的义工。”落轩恶狠狠地看我，然后走掉。他的背影那么洁白温暖，我笑，夏洛，你太坏了，一天之中，说了两次谎话，气走了两个喜欢你的男孩。

哦，我真是太坏了。

夏洛的伤

我在校园里扫飘落的枫叶，周围都是玩耍的人，他们把叶子踩在脚底下，不懂得疼爱。我说谎的代价就是在学校做半年的义工，每天放学后都要把操场上的枫叶打扫起来，去锅炉房前面的空地上烧掉。

豆豆本来是每天都来帮忙的，可是终究受不了我面对枫叶的沉默，任我自生自灭。她根本不能了解，这是我自己的童话世界，有着我自己最美好的愿望。

落轩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，他说：“我以为左一蒙会来帮忙。”

我问：“左一蒙，谁是左一蒙？”

落轩就笑了。我也笑了。这种情景很像《冬季恋歌》里面的片段，男女主角被罚，他们把枫叶扫起来燃烧。女主角说，她看了一本书叫《燃烧秋叶》，现在终于知道了燃烧秋叶的味道。

“你在发呆。”落轩走过来拧我的鼻子。

我气挠地去打他的手，除了丁水，谁也不能拧我的鼻子。落轩的眼神愣在我的手上，他迫不及待地捉住，就看见了我前手臂上的伤疤。两排浅浅的，粉红色的牙印。他说：“可爱的记号。”

这是我心里的伤。

我笑嘻嘻地遮掩：“假如你遇见这个咬我胳膊的男孩子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他还欠我一张夏洛的网。”

“你的初恋情人？”

“恩。”

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丁水。”

“丁水？”落轩皱皱眉毛：“好熟悉的名字。”

我心里一动，落轩不像是开玩笑。我拉了他的衣角，急切地问：“你真的认识丁水？”落轩的脸就在我的脸前，他明亮的眼睛温柔起来，我吓了一跳，他说：“夏洛，wrshǚ.сōm你真的是太坏了。”说完，他低头吻了我的嘴。我该推开他的，抓了他的衣襟却紧紧攀住，像个溺水的孩子。

我说：“落轩，你不该喜欢我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等的人，负的人，爱的人，都有了。这真的是太糟糕了。”

落轩不理我，抓起来扫帚把风业扫起来，一边扫一边问：“夏洛，你不想知道燃烧秋叶的味道吗？”

这真是个不错的提议。我低头摸摸丁水留给我的伤，我等的人，我已经遇见了我爱的人了，这要怎么办？

夏洛的眼泪

我跟左一蒙分手的那天，天空是很纯净很纯净的婴儿蓝。他拉了我的手，微笑浅浅，却久久不放。他说：“你最终，还是要和落轩在一起的。”

什么叫最终？爱情是瞬间的事，谁也无法预料。

“夏洛，我不打算欺瞒你了。”左一蒙的眼睛里有星星的光一点一点地流出来：“你真的不记得落轩了吗？难道你真的一点都记不起落轩了吗？”

落轩？落轩？落轩？我的心陷入了点滴的狂乱，他什么意思，我和落轩，曾经认识吗？

“你是不是有两年的记忆是空白的？自从一年前你出了车祸以后，你就忘记了两年中，所有的关于落轩的记忆。”

对，我有两年的记忆是一片模糊，似乎发生过什么，可是仔细想想什么都没有，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似的，只有让自己的心更空，才不会寂寞得流泪。

我激动地捉住左一蒙的胳膊，使劲地摇晃，虽然这只能让我更难过地颤抖：“你说谎，你骗我，就算我忘记了他，那么他怎么会不记得我？他怎么会不记得我？”

“因为，你们是同时出的车祸。”左一蒙忽然瘫坐在地上，眼泪满脸都是：“我对不起你。我太坏了，我看不得你们彼此喜欢，于是想拆散你们。那天，如果不是我带了人要教训落轩，你也不会拉着他的手拼命地跑。那件事本来可以不发生的。”

这时候的左一蒙坐在地上，身子痛苦得绻在一起，无助得像一个小孩，脆弱得让人心疼。忘记的人并不是最痛苦的，最痛苦的反而是清醒的人，背负着心里的伤，带着自己对自己的诅咒过日子，那才是最辛苦的。

我蹲下身子，将他搂在怀里。他的眼泪一直流到我心口的位置，那种最真挚的忏悔。我说：“谢谢，左一蒙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我曾经以为自己负了你，现在我们扯平了。我原谅你。”

左一蒙说：“夏洛，你一定要幸福，你千万要幸福。”

我点头。我明白，我幸福了，左一蒙才能真正地原谅自己，寻找自己的幸福。

落轩几天没来上课，英语老师的课也死气沉沉。我有了小小的怨恨，他不来，也总该跟我说一声，而不该留我在这里白白担心。

落轩终于来了，脸色有微微的憔悴。我说：“落轩，这几天你跑哪去了？”

“跟你有关系吗？”落轩微笑地走过去，我再回头，他的手里已经握了豆豆的手。我如坠冰窟，冷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。

豆豆窃窃地看着我。左一蒙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过来：“落轩，你在干什么？你不知道夏洛她以前……”

“一蒙，不要说了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泪却没有止住：“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。”我清楚地看见落轩眼睛里闪过的迷惘和豆豆的苍白。

下课的时候，豆豆拉我去教室外面：“夏洛，对不起，那天你抱着哭泣的左一蒙，是我拉落轩去看的。现在我的幸福就在你的手里，夏洛，我求你。”

我黯然：“为了一个不喜欢的人失去朋友，值得吗？”

“可是我喜欢他。”豆豆说，小小的个子有那么强大的力量透出来。

我微微地笑：“不用担心，不会被拆穿的，永远不会被拆穿的。”

我最终还是做了那只默默给别人幸福的蜘蛛，也许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地老死在自己的网。

夏洛的丁水

丁水竟然出现在我们高一三班的门口。他说：“我找夏洛，我是丁水。”

他真的好高，在阳光下穿着米色的休闲套装，深棕色的头发一直垂到肩膀。这个丁水，已经是我认识的7年后的丁水。

我说：“丁水，你还欠我一张夏洛的网。”

丁水说：“我们还有时间去织那张网吗？”我说：“有，我们有时间慢慢编织那张网。”落轩脸色惨白地坐在座位上，他不看我。

我和丁水一起去了院子后面的小山坡上。因为已经是深秋了，没有蒲公英，我摇晃着丁水的胳膊央求他给我讲故事。丁水说：“我把《夏洛的网》给你讲完，好吗？”

我开心地说好，把头枕在他的肩膀上。

蜘蛛夏洛在猪圈上编织了很多人类的文字后，农场的人们看到了，就信以为真，以为小猪威伯真的是一只神猪。它被送到集市上展览，人们拿它的粪便上地希望得到它的保佑奇-[书]-网，有了好的收成。从此再也没有人伤害它，它吃得好，住得好，一直幸福地活着。而蜘蛛夏洛因为疲惫和衰老死在了空落落的网上。

讲完后，我突然大笑：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时常上网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。”

丁水问：“夏洛，你的手臂上，还有我的伤吗？”

我给他看，那么可爱的粉红色牙印。我说：“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。”

丁水宠溺地点头，微笑，这个善良的男孩。

“从前有一只老鼠对猫说：‘我爱你。’猫说：‘你滚开’老鼠流下一滴泪走了。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“发生什么？”

“丁水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经常看我的博客，也谢谢你完成了我的梦，丁水不会回来了。夏洛的丁水不会回来了。”

呵呵，这不是美好的童话，也不是曲折的小说。这个故事是丁水给我讲的：后来，老鼠走后，猫也流下一滴眼泪。其实有一种爱叫做放弃。

就像我和丁水。

@奇@我回到家，上网写到：我遇见了丁水，我们的誓言结束了。

@书@结束了。

夏洛的爱情

已经是冬天了，没有枫叶要扫，我只是挥舞着手中的扫帚，有尘土飞扬起来，模糊了我的眼。落轩问：“你的丁水不来帮忙吗？”

我笑：“丁水？丁水是谁？”

落轩已经抢过我手中的扫帚，轻轻地挥舞：“夏洛，你这只蜘蛛什么时候才能为自己织一张网？”

“我现在没有了等的人，负的人，只剩下爱的人。落轩，我现在没有了力气织网，只可能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抬起一只前腿说：‘亲爱的，再见。’你希望我那么做吗？”

“对不起，夏洛，对不起。”落轩把我拥抱在怀里：“不会这样了，我和豆豆根本什么关系也没有。相爱的人才应该在一起，不是吗？”

我咯咯地笑出声来。真正地笑出声音来，然后我们手拖着手去找豆豆。天气真好，因为是冬天了，517Ζ冬天来了，春天还会远吗？哦，我真是恶俗，这么俗气的话。我想，我的生命就是俗气的，不像童话有那么多惊喜，也不像小说那么曲折。

豆豆的眼睛瞪得那么大，很惊恐的样子。她指着落轩的鼻子说：“你他妈的别想把我甩开。”看吧，再文静可爱的女孩子面对爱情都会不理智。我不说话，落轩也不说话。豆豆顿时就嚣张不起来，她说：“我不答应。”然后扭头就跑。街道那么宽，有来来往往的车，她被迷糊了双眼，所以什么也看不见地往前冲。一辆机车飞快地冲过来。天，你没看见那个伤心难过的小姑娘吗？你为什么不停下来？我顿时手脚冰凉，在我尖叫出来的上一秒，落轩已经像风一般地掠过我的身边。我只能看见那辆机车呼啸而过，落轩抱着豆豆躺在地上，他的身子底下泛滥出一滩眩目的红。

豆豆吓得大叫：“落轩！”

落轩？落轩？落轩！我的眼前红成一片，有一些剪接的片段像潮水一般涌进我的脑海。落轩的笑，落轩的眼神，落轩笨拙的吻，落轩……

我是被消毒水的味道给吵醒的。我怕医院，不知道为什么怕医院，现在明白了，两年前，我和落轩躺在医院里，他的身上都是鲜红的血。我的眼泪流下来。护士说：“夏洛，你终于醒了。你晕过去了。”

我苍白着脸不说话。

护士接着说：“两年前，你和丁水因为车祸一起进的医院，没想到两年后，你们又因为车祸一起被送进来。”

丁水？我激灵坐起来：“丁水？不是落轩吗？”

“哦，他爸爸妈妈离婚后，他就改了名字跟妈妈姓氏，这是他妈妈告诉我的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“哦，我不记得。”

“丁水只是胳膊擦伤，所以才会流血……”

我跑到丁水的病房，他已经醒了，豆豆坐在他身边哭成一团。我弯了弯嘴角，却哭了：“丁水，落轩，你不记得以前的事了吗？我都不能完全想起来，这怎么办？”

“是的，夏洛，后来我真的去找你了，我们在一起。可是那时候我已经叫落轩了，对不起，我也忘记了。”落轩笑。

我扑进他的怀里。我不怕他的伤口会疼，他曾经让我那么疼，可是还是忘记了我。我说：“落轩，我们不分开了，好吧？”

夏洛的幸福

那只叫夏洛的蜘蛛最后死了，落轩说它很幸福，因为它让别人得到幸福。

落轩说他的幸福也是我给的，所以，我也很幸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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